
我和我的性伴侣们

我出生在大山里的一个破茅草屋里，后来听到别人把我们这里叫作西部山区，陆续得来了许多

外乡人，说是来帮助大家脱贫至富的，然而小时的我，却没有感觉到丝毫得困苦，那是一个无

忧而又多梦的童年。 

我没有见到过自己的父母，从小就跟着老王一起生活，这里，还有我的很多小伙伴，我们大家

都一样，谁也没有见到过自己的父母，谁也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实际上，平日里，除了吃，

睡和嬉闹之外，我们是从来不想问题的，想问题本身就是一件不可思异的事情，一件非常恐怖

的事情，再说了，想问题，动脑筋也和我们的身份不太吻合。 

村子里很穷，但是老王却对我们很好，每餐总是很准时得把我们都喂得很饱，老王最喜欢做的

一件事就是蹲在一旁看我们大伙抢着吃，吃饱了以后，我们都会躺下来睡上一小会儿，这时。

老王就会走过来，一个一个的摸着我们鼓起来的肚皮，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来。 

每天我们都在稻草堆里追赶，在烂泥塘里打滚，我一直以为，我就是我的全部生活，这种无忧

无虑的日子会一直顺廷下去，真到有一天，老4伪生活被带走了，我才知道，原来我错了。４

哥伪生活是我们当中最漂亮的一个，身材又好且很强壮，而且最为不可思异的是4哥伪生活知

道很多事情，这在我们这个群体里来说是非常稀奇的，非常少见的，所以我们大家都叫他伪

哥。 

其实好几天以来，我就有些不对劲了，每天晚上都睡不着，减肥如果对我们来说是忘本，那么

失眠应该可以算是不务正业了，我不敢告诉别人，更怕让老王知道了，每天晚上我都睡在稻草

堆看着天上的星星一闪闪的发呆，今天我突然觉得，这一闪一闪的星星就是梵香的黑眼睛。 

梵香是隔壁老张家里的，和我最要好了，梵香的身上有股子特殊的气味，老王他们说是骚味，

但我觉得特别的好闻，所以我就一直都叫梵香。象梵香身上的这种气味，在我们当地来说很少

见，我们的老王说了，这是混血，是从西祠那边传过来的，我不管是从哪里传来的，我不可救

药的喜欢上她的。 

伪哥对我说过，到了一定的年龄，男人就会要女人，公猪就会要母猪，公鸡也会去赶母鸡，难

道我也到了这样的年龄了吗，我很绝望把我的忧郁告诉了4哥伪生活，伪哥深沉得看着我，没

有做声，然后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卫生巾的前世是一个黑人吸血鬼，并且是在一个有种族歧视的国家，所以他一直为自己的肤色

感到很郁闷。死后上帝问他想做什么，他考虑也没有考虑就说出了“我要白，很白很白；我要

吸到新鲜的血液；我要和漂亮的异性在一起”。然后他就变成了卫生巾。稀见哥说这都是没有

文化，表达不清楚的结果，他还叫我一定要注意学习，同时也要锻炼身体。 

说实话，我没有怎么听懂伪哥的这个故事，我只是想知道我能否和梵香这个异性在一起，对于

这一点，我有些担心，果然，第二天，事情发生了。 

梵香被带着，梵香是被绑在车上带走了，很多人都在旁边围观，但大家都无动于衷，梵香拼命

的争扎，但不济于事，我还看到一个萎缩的男人趁机在梵香的屁股上拍了一巴掌。 

整整一天我的耳边都响着黑眼睛的嚎叫声，据说卖了梵香让老张家得了500多元钱。 

梵香走了，但让我得到一丝安慰的是，4哥伪生活又回来了。 

伪生活有些憔悴，眼圈都深陷下去了，老王单独给伪哥安排了一间房子，伙食也精细了很多，

据说伪哥出去了这几天是帮老王挣钱去了。伪生活从事的是性工作，这样又能和异性有亲密接

触又能挣钱的工作让我们艳慕不已，伪哥却有些忧郁，得知道了梵香的事情后，伪哥并没有安

慰我，只说了一句话“这就是命，要改变就得去拼。” 



于是我拼上去了，接着4哥伪生活的后面，我也成为了一名性工作者，很多朋友都羡慕我们这

种工种，其实是不了解，到这时，你只是一个交配的工具，一天都要做好几次，而且美貌如花

要上，暴丑烂腚也要上，硬得起来要上，硬不起来给你灌了药也要上，有能力要上，没有能力

假装有能力也要上。你以为会有快感吗？你以为还会有高潮吗。每次做事时，我都是闭着眼睛

想着花花的模样，每次完事后，我都是泪流满面。 

生活中，我再也不爱说话，这反倒让很多的朋友特别是异性朋友说我深沉了，说是更喜欢我这

样忧郁的眼神了，说我现在很有思想了，有思想吗，“这不是命，而是我们身处的时代！”说

出这样的话来，让大家很是恐怖和吃惊，这不约而同的让我们想起了这一行的前辈伪哥来。伪

生活已经垮下来了，据说现在每天都要去去看心理医生。终日更是以泪洗面。 

说到这里，我不由想起了我第一次出去做事时伪哥给我讲的那个故事了，大家都会有自己的第

一次，第一次是美好的，第一次是羞涩的，第一次是惊慌失措的，第一次是甜蜜温馨的，而我

的第一次却是金钱交易的。 

那天，老王要带我出去了，是去邻村一个40左右的阿姨家里，那位阿姨很胖，我认识她，她来

过我们这里，样子倒是很善，是她自己点的我，我很紧张，我还是第一次啊，伪生活拍了拍我

说，不用怕，这些事情天生就会的，就算到时我不会，她也会帮我的。最后，我要走时，伪哥

还给我讲了个故事来让我放松松： 

这也是个轮回的故事，伪生活说有一个坏人，经常为非做恶，耳朵也被别人砍下了半只，一次

强奸杀人被抓后执行了枪决，死后见到了上帝，上帝问他下世想要什么。他想也没想就说道，

要和很多异性能有亲密的接触，而且还是要合法的，于是，上帝就把他变成了一头种猪。 

这个故事听得我很迷惘，我不知道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摸了摸自己的那半只耳朵，就跟着老

王出发了。 

阿姨家里很大，但只她一个人住，所以很寂寞。这从她看我和老王的眼神中我能感觉得出来，

老王领着我参观了一下阿姨家里的养猪场，对了，阿姨家里是远近闻名的养猪专业户，养猪让

她挣了很多的钱，却挣不来男人心，阿姨有些等不及了，对着我们叫到快上，我都准备好了！ 

摸着我的那半只耳朵，我上了，我在心里默默得想着伪生活常说的那句话： 

————不想当种猪的猪不是一头好猪！ 


